
海派文化是指一种产生于近代以后的上海城市

之中，具有较为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与创新性特

点的区域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最为典型地反映

了上海这一独特的工商业大都市在文化风格上的特

点与个性。 “海派”一词，最早渊源于晚清上海绘

画中的“海上画派”和京剧中的“海派京剧”，后

来，这个词语的内涵有了扩展和延伸，被用来特指

具有上海城市风格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20世纪

30年代，鲁迅曾发表了《“京派”与“海派”》、

《南人与北人》等著名文章，对上海的海派文化问

题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主

要是把“海派”与“京派”作为中国南北地区的两

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而来展开论述与评价的。

海派文化与吴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海派文化是从吴文化这一母体

中脱胎并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生婴儿，它所依赖的基

础，正是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吴文化。上海地区有

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数千年前的夏商周时

代。至春秋时，吴王寿梦在今松江县西部设置了名

为“华亭”的村镇，秦朝时属会稽郡，汉朝时为吴

王封地，三国时属东吴吴郡。西晋后，这里出现了

最早的筑城： “沪渎垒”，又名“芦子城”。至隋唐

时期，上海地区发展为“南吴壮县”，农业、渔业、

盐业、交通运输业兼备，逐渐成为江淮漕粮和两浙

食盐的主要供给基地。唐天宝十年(750年)，以昆

山，嘉兴、海盐各一部合为华亭县，县治设于今松

江县城内，这是上海地区第一个单独设置的县份。

北宋熙宁年间，上海发展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码

头，商务渐兴。至南宋末年，中央政府在这里设市

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到了元代至元年间，始设上

海县。上海建县以后：历经明清两代，经济上有重

大发展。至乾隆嘉庆之际，上海已由原来一个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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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村，发展成为世所习称的“江海通津，东南都

会”。古籍中描写当时上海的繁华景象是“闽、广、

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

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沿浦闹市，北至

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沙船航海之

业，有朱姓及郁姓、王姓、孙姓等富豪，世宗大

族，有曹、陆、徐、乔诸氏”；县城内有街巷63条，

城内及附近居民20余万，钱庄几十家，商肆店铺鳞

次栉比，县城傍浦的大小东门外近廓之处更是热闹

繁华。

但是，尽管宋代以后上海在商贸经济上有了较

快的发展，城市地位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然而直

至近代以前，从上海的文化性质上来说，却还是属

于吴越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亚文化类型，并没有充分

展示出自身的个性特色。长期以来，上海的文化基

本上一直处在吴越文化的边缘，并没有在这一文化

圈中占据过主导地位。

在古代时期的吴文化圈中，影响最大的是当时

处于江南中心城市地位的苏州的文化。苏州的历史

文化源头要远远早于上海。春秋时期的太伯奔吴，

在苏州、无锡一带创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吴国文

化；南北朝时期的大量北方士族南迁，又为苏州文

化的雅致精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宋元明清时期的

商业贸易，更是为苏州文化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

致形成了“东南财富，姑苏最重，东南人士，姑苏

最盛”的局面。苏州文化的深厚历史基础与鲜明个

性特色，使它当然地成为古代时期吴文化的典型代

表，并且对整个吴越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成熟产生了

极为重要的影响。

上海作为一个地处东南海滨的偏远地区，在整

个的古代时期文化上受苏州的影响十分之大，这具

体地表现在当地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

潮器瓣搬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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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弁鄙近利，尤好争斗，久染闽、粤之风。比

年陶于礼乐，风气稍变。其俗喜夸诈，尚奢靡，与

吴郡略同。”随即又写道： “盖海滨之民，气质刚

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

远虑可与谈者，宜为其所讥也。”说白了，似乎也

就是“粗”、“俗”二字。在他看来，上海因其民

风的犷悍、趋利，因其人员的芜杂，其文化总也不

够雅致。如果与苏州相比，上海远谈不上高雅与精

致。

但是近代以后，上海的经济文化发生了极为深

刻的变化。1843年上海开埠，致使上海的商业经济

与对外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地

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凭借着列为对外开放口

岸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迅速吸引了丝茶

等对外出口商品向该地的集中，并逐渐形成为长江

三角洲乃至更加广阔地区的商业埠际贸易中心。原

来向苏州集中的蚕丝，现在却被主要拿到上海洋行

中去销售，当时生丝的集中产地南浔，更是“茶棚

酒肆话纷纷，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

大贾载人申江界。”形成了由生丝产地到上海销售

的贩售网络。近代上海商业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为

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大都市创造了重要

的条件。租界开辟以后，随着大批洋行的开设，上

海的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这对上海的城市现

代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开埠以后仅二三

十年，上海的租界中已经是“洋楼耸峙，高人云

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

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此地者，亦易迷所

向。”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都市文明的创建，近

代上海的文化也开始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并且逐渐

从传统吴文化的母体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种具

有上海自身独立个性，兼容中西文化和各种其他地

方文化为一体，鲜明反映工商业大都市文化品性的

海派文化体系。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这短短的

几十年中，上海凭借着自身优越的经济地位，在传

统封建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各种具有近代西方文

明成分的文化事业，如新闻广播，学校教育，西学

传播，出版通讯等等。这些文化事业的出现，致使

上海很快成为全国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发源地，同

时也为上海海派文化的创建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例如上海的海派绘画，正是在当时的一批思想

开拓，观念新派的文人画家们的提倡与推动下诞生

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上海城市中发展起

来的海派文化中，除了一部分反映知识分子文化情

趣的“雅文化”以外，更为丰富的是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体现市民文化价值观的“俗文化”，它们具

体地表现在薪剧、戏曲、电影、通俗文学、娱乐、

饮食等方面。正是这些具有鲜明的“通俗化”、

“大众化”特征的市民文化形式，构成了上海海派

文化中最为主要的成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上

海的海派文化被历史学家们称作是“一种发育比较

成熟的近代市民文化的滥觞”。

传统吴文化圈内上海海派文化的出现与崛起，

是吴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现实模式，它把

传统吴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同时也为传

统吴文化与产生于工商文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的接

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正是在上海海派文

化这种形式上，吴文化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道

路，一种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碰撞、融合的契

机。

与传统的吴文化相比，海派文化更具有开拓创

新的特点，更具有突破旧有传统，容纳中外文明，

积极发展进取，勇于自我更新的活力。有关学者在

进行上海文化史研究时指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一是

创新。它敢于突破陈规旧俗，开风气之先，标新立

异；二是开放。它保守势力小，襟怀开阔，从不拒

绝外来文化，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三是灵活。它

反应快，变化多，是市民文化商业性，趋时性，多

变性的表现；四是多样。形式丰富多彩，不拘一

格。很显然，这些特点与传统吴文化所展现的那种

优雅、精致、闲适、温和、柔美的文化风格相比已

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正是这些特点，推动了上海

文化乃至整个吴地文化更快地与西方文化接轨，向

现代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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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派文化的崛起，致使传统吴文化圈内的

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古代时期，处于吴文化

圈内中心地位的，是具有2千多年文明史的苏州文

化，正是苏州那种具有封建士大夫特点的雅文化，

主导了吴地文化的基本格局，对于吴地其他地区的

文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权威性影响。但是自从上海

的海派文化崛起以后，吴文化的整体重心开始向上

海作出了很大的倾斜，而苏州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则

相对有所降低。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 “上海的崛

起对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

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与江南腹地的互

动，并以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重构了江南地区的社会

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苏、

扬余风，现在轮到苏、杭来沐浴“海上洋气”了；

以前富庶莫过江浙，苏杭称雄天下，而苏州更执江

南全局之牛耳，松江市面就曾以“小苏州”为荣。

现在是“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以

上海为枢纽，从南北两线展开的“扇形地带”，又

伴着上海的节奏起舞。嘉兴、无锡、宁波等地，欲

夸耀其市容商业繁盛，每每以“小上海”称之。这

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江南地区城市格局在近代前

后的“主从倒置”，其实，在这种“主从倒置”的

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而深广的社会历史底蕴，它构

成了中国区域现代化史上最亮眼的历史事件之一。

当然，近代以后苏州传统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与上海海派文化的崛起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是吴文

化的一种式微或衰败，恰恰相反，这只能证明是吴

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可以在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我更新，自我拓展的时代需

求。古代时期，吴文化在苏州这一历史悠久，文化

发达的城市中，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与发展基础，而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吴文化又在上海找到了最好的

发展开拓的空间。正是在上海这一近代时期迅速发

展起来的都市中，吴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其他的地域

文化进行了充分地碰撞、交会与融合，最后才产生

了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海派文化。

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 “上海建埠后，西方的一套

管理模式在租界内大力实施，使人耳目一新，华界

与公界的反差，使那些有开放性、前瞻性的吴人士

大量涌进上海，在他们身上，吴文化的精华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示，他们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种

新的文化——海

文化在新的历史

在上海这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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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又为上海海派文化的发展、壮大与成熟不断地输

送营养，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传播，将自身的文化

遗传密码深深地铭刻在新型的海派文化基因里。

这一事实在上海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方面都

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例如，上海的绘画本来就有

十分深厚的吴越文化传统。明代末期，上海出现了

以顾正谊为首的“华亭派”，赵左为首的“苏松

派”，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等三个主要流派。

虽然分为三派，但他们在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上却

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又都是松江人，因此被统称为

“松江画派”或“云间画派”。这一画派实际上主要

就是秉承了包括“吴门学派”在内的传统吴地的绘

画艺术风格。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许多画家流寓

上海，靠卖画为生，上海逐渐形成绘画活动中心。

这些画家较早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不愿再在古人窠

臼中讨生活，反对墨守成法的复古派和陈陈相袭的

守旧派。他们上承唐宋优良绘画传统，吸取明清陈

淳(白阳)、徐渭(青藤)、陈洪绶(老莲)、八大山人、

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又受清代金石学影

响，因此画风潇洒放纵，又具雄厚古朴气味。在画

技上善于借鉴民间艺术和西洋绘画艺术，破格创

新，个性鲜明，终于在上海画坛形成了融中西土洋

于一炉的“海上画派”。在这些较为知名的海派画

家中，吴越人士占据了大多数。例如在《海上墨

林》中所列举的305位清代画家中，大部分都是鸦

片战争后来到上海的，其中又以江浙人为主。海派

画较早的代表人物三熊——张熊、朱熊、任熊；三

任——任熊、任熏、任颐，与吴越文化都有密切关

系；后来海派绘画的领军人物吴昌硕，28岁到苏州

后，一住就是20年。正是这些有着深厚吴越文化背

景的画家们，开创了上海海派绘画的特殊风气。

弹词本是一种发源于苏州的民问说唱曲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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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词在江浙沪一带具有极为繁盛的市场，

为一种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通俗文艺形式。

词的发源地是在苏州，其名艺人也多为苏州

上海却是苏州弹词赖以发展与壮大的一个大

近代时期，上海以其特有的文化市场吸引了

州弹词艺人，弹词进入上海后，根据都市居

美口味不断创新，表演形式愈趋繁富，音乐

渐增多，很快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

海竹枝词云： “太仓弦索响丁东，唱得新书

明月中。杜老才娘虽老大，传来子弟总能工。”(李

行南《申江竹枝词》)“弹词少女好容颜，漫弹弦槽

露指环。最是有情佯笑处，轻摇画扇整云鬟。”(花

川悔多情生妒北竹枝词》)“一曲琵琶劫客心，无
非说古与谈今。著名双丽何从觅，忙向盆汤弄里

寻。”(云间逸士觯场竹枝词》)生动地反映了晚清
时期苏州弹词在上海流行普及的真实情景。

清同治年间，弹词女艺人朱素兰率先在上海建

造了专供弹词表演的场所“书场”，使弹词艺术较

早地涉及商品经济市场，社会影响因此而迅速扩

大。接着，江浙一带的女艺人也纷至沓来，在上海

开书场，建书馆，一时沪上书场林立，从业者众

多，去书场听书随即成为普通市民尤其是广大女性

市民的一大嗜好。清末的《申江名胜图谠》中即有

关于弹词书馆的图绘及文字记载： “女弹词‘漱芳

馆素卿(朱素卿)歌俞调’。”在弹词的表演形式方面，

上海的书场亦不断出新，随着市场的需求，摒弃了

男艺人一统天下的表演形式，出现了男女艺人同台

演唱的双档、三档等多种演唱形式，极大地丰富了

弹词艺术的表现力，也为众多女艺人的发展提供了

极好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弹词在进入上海以

后，音乐上受到了上海地方民间音乐的影响。如著

名弹词音乐流派马如飞的“马调”，在其演唱过程

中吸收与糅合了上海滩簧中“东乡调”的特点，形

成了一种质朴爽利、节奏感强，富于叙述个性的唱

腔风格，成为苏州弹词主要的唱腔流派之一，对弹

词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吴文化对上海海派文化的影响方面，非常值

得一提的还有关于吴语小说的流行与创作。20世纪

初，上海出版了几十种用吴方言创作的通俗小说作

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06年出版的《海上花列

传》。该书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真实姓名为韩

邦庆，字子云，号太仙，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

人)，生于咸丰六年。这是一部用苏州方言来描写20

世纪初叶上海妓女生涯与冶游风情的重要著作，被

胡适称之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海上花

列传》虽然是以近代上海十里洋场的妓院生活为主

要叙述场景，但实际内容却旁及官场，商界，乃至

市民社会，对官僚，名士，买办，市侩的放浪生

活，地痞流氓的无赖行径作了广泛描写，全面真实

地反映了日益殖民化的上海都市中各种人等的社会

生活风貌。特别是小说以赵氏兄妹的遭遇为全书的

主线，摹写了赵朴斋这一混沌的农村青年从乡下来

到上海以后如何为都市生活所诱惑，并逐渐走向堕

落，整天流连于烟花丛中，最后终于困顿沦落到以

拉洋车为生等等的经历，在近代时期上海的下层社

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书最为值得重视的

一点，是在运用苏州话方面的一种自觉性，胡适称

之为“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革命”。除了

《海上花列f勃以外，在20世纪初叶，上海还相继

出版了《海天鸿雪记》(1899年起刊)、 《九尾龟》

(1906年起刊)、 《新上海》(1910年)、 《苏空头》

(1910年)、 《苏州繁华梦》(1911年)、 《歇浦潮》

(1921年)、 从问地狲(1923年)、 队海渤(1926
年)、《海市人鳓(1929年)等一大批用吴方言写作
的通俗小说。 《何典》的创作时间要比以上几种小

说更早，但它是用上海方言创作的。这些小说的出

版，对于上海海派小说的形成与推广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直至今日，诸如《海上花列传》、《九

尾龟》等一些吴方言小说，仍然被人们看作是20世

纪初上海海派通俗小说的典范之作。

由此可见，吴文化与上海的海派文化之间存在

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海派文化虽然是一种与传统的

吴文化有着一定不同风格的地域文化形式，但是海

派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创新，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吴

文化这一母体。它不但依靠着吴文化的孕育而获得

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营养，而且也同样依

靠着吴文化的扶植与推动而产生了强大的生命活

力。通过这种对于吴文化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密切关

系的考察，或许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经过一番都市文明的洗礼与现代精

神的涂抹后，由一个小家碧玉变成为一个大家闺秀

的历史现实。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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